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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吉成

1976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
年，也是转变中国历史的一年。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
部长罗青长，曾经写文章，记叙
了周总理临终前的召见。那是
1975年的12月20日，周总理在和
他交谈中间突然昏厥，他不忍心
让病中的周总理再增劳累，悄悄
地离开了病房。所以人们多把罗
青长，称作周总理最后召见的一
个人。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
因为此后周总理还提出要见一
个人，那就是我，当然这是让我
也意想不到的，时间在他辞世前
六天，即1976年1月2日。

弥留之际找“钓鱼台的Wu”

当时周总理已经处在弥留
之际，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
分。而就在这天中午，他醒过来
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
Wu……Wu……Wu……”但究
竟是“Wu”什么，身边看护的人
都听不清。人们顺着“Wu”的发
音推测，以为周总理是要见一位

姓“吴”的，而且在周总理身边工
作过的人中，确实就有姓“吴”
的，例如“文化大革命”以后，担
任周总理值班室主任的吴庆彤。

毕竟，在中国，姓邬的也太
少了，再说谁会想到周总理在生
命垂危之际，要见一个既不曾在
他身边工作过，又和周总理主管
的业务距离较远的、仅仅是从事
保卫工作的干部呢？周总理用神
情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后，突
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
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
人们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吴某
某”，而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
的我。

但人们还不敢确定，就又询
问了一声：“您要见的是不是钓
鱼台邬吉成？”周总理点了一下
头。于是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
马上给我打了个电话：“你马上
到305医院来，总理要见你。”

我立即乘车赶到了3 0 5医
院。进了医院的楼里，我径直进
了周恩来病房斜对面他的护士
和随身警卫的值班室，我记得当
时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左右。我急

于聆听周总理的指示。

一再昏迷终未醒来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诉我：
“总理又昏迷了，请你在值班室
里等候。”我一面等着，一面猜想
着周总理召我前来，究竟是要做
些什么嘱托和吩咐。等啊等，一
直等到大约是黄昏的时候，有人
来通知我说：“总理醒过来了。要
先服点药，医生做一些简单的处
置，你就可以进去了。”可我等到
的不是进入的消息，而是“总理
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长的等待，在沉沉的
寒夜中。因为在这个值班室里，
老有护士走动，我怕影响人家工
作，就去了楼门口处的警卫值班
室。我记得当时在那里值班的，
有刘兰荪和康海群。

由于惦记着周总理的召唤，
我怕因自己睡着了而错过，所以
在值班室里靠一会儿，就到走廊
里转一转。到了次日凌晨五六点
钟，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大
姐，还有担任医疗组组长的卫生
部长、谢富治夫人刘湘萍。

邓大姐见我还在苦等，就对
我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已经
等了太长的时间了，就别在这里
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总理再
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
过来。”

“好的”，我刚答应完，就又
随口地向邓大姐提出一个突然
冒出的请求：“请让我在门外看
一眼总理吧。”

邓大姐立即点头答应了，我
走到周总理的抢救室门边，当时
的门是半敞开的，我可以看见病
榻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他
的面庞已经非常消瘦，这难道就
是我熟悉的那个精力过人，睿智
超群的周总理吗？我的内心思绪
万端，但还是尽全力抑制住悲
哀，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就悄
悄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根据医生的回
忆，周总理的“心脏在微弱地跳
动，呼吸浅而短促，真是脉如游
丝”，他再没有气力，发出要见什
么人的声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后
与世长辞。

据《历史学家茶座》

周恩来弥留之际唤警卫

┬金冲及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
延安后，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彭
德怀担负起西北解放军的指挥
工作，以少数兵力抗击胡宗南部
队的进攻。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
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

那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
时带了一支八百人的小队伍转
战陕北。为适应当时的紧张局
势，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领导是
高度集中的，在中央决定问题的
只是毛、周、任三个人。新中国成
立后不久，毛泽东曾说过：“胡宗
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
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
指挥了全国的战争。”周恩来接
着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

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
解放战争。”他没有提到自己，但
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自
明的。

三大战略决战时，中共中央
已集中在河北西柏坡，周恩来继
续担任着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
总参谋长。

他的工作是最忙碌的。每晚
都是工作到次日凌晨才去睡觉，
到上午9时又准时起床，一天休
息不过五个小时。他和毛泽东住
的院子靠得很近，随时见面，一
有什么问题，两人就交换意见，
商议解决办法。

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曾访
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
清化。他说：那时军事上的问题，
主要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

解决。毛泽东是挂帅的，周恩来
参与决策，并具体组织实施。除
了军委作战部外，周恩来还有个
小作战室，由张清化任主任，相
当于他的军事秘书。每天根据局
势的变化负责标图。周恩来经常
到军委作战室了解情况。他对敌
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
部队特点、战斗力强弱，以至国
民党方面指挥官的简历、性格
等，可以说了如指掌。有了什么
情况，周恩来总是仔细地核实并
弄清，然后向毛泽东报告。两人
经过研究确定对策后，多数由毛
泽东起草文电，少数由周恩来起
草，而所有军事方面的文电都经
周恩来签发。

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当时
军事方面的文电来看，由于军情

紧急，除很少数经过书记处五位
书记共同商议后做出决定外，其
他大多数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商
议后为中央军委起草发出的。发
出时大抵是两种情况：一种，比
较多的是在文电上由毛泽东或
周恩来批有“刘、朱、任阅后发”，
经三人圈阅后发出；另一种，军
情特别紧迫时，就批有“发后送
刘、朱、任阅”。由于文电都是毛、
周两人共同商议后用军委名义
起草的，不能说毛泽东起草的只
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意见，只有周
恩来起草的才是周恩来的意见。
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究竟哪些意
见是周恩来提出的，由于当时只
有他们两人商议，没有别人在
场，现在已难以辨别，以后恐怕
也无法再说清楚了。

性格幽默

妙语外交德高望重

周总理在几十年的外交
生涯中，一直以德高望重，幽
默风趣著称，不管在何种场
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周总
理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
慧，应酬自如。

月土不是中国稀罕物

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
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
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
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
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
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
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
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
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
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
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
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
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
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
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
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
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
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
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
问道：“怎么？难道你们早有人
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
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
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
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

“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
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
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
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
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
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
通还不知道？”

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
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
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
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就当时
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
理进行了还击，他说：“你批评
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
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
是出身于资产阶级。”

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
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
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
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
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
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
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
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
向，朝赫本人射去。据说，此言
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
为美谈。 据国学文化

1939年1月13日 ,中共中央
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共中央
南方局，周恩来、秦邦宪、凯丰、
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6人为
常委，周恩来为书记。南方局内
部先后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
社会部、统一战线委员会、文化
工作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室、
剑英工作组、南洋工作组、秘书
处等10个机构。 据人民网

中共中央南方局
获批准正式成立

注意小节：因带钱不够忍痛割爱

巨巨大大贡贡献献：：三三大大决决战战与与毛毛泽泽东东一一起起指指挥挥

1973年，加拿大成了北美洲
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不
久，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加拿
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
多发出了访华的邀请。1973年10
月10日，特鲁多和夫人乘专机抵
达北京。

11月13日晚上，特鲁多举行
盛大的宴会，答谢中国总理等中
国领导。两国总理在讲话中都提
到了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加拿大
的著名医师白求恩大夫对中国
人民的支援并由此结下的友谊。

在特鲁多总理的答谢宴会
结束后，周恩来陪同特鲁多乘专
列夜车前往洛阳。这是周恩来最
后一次陪贵宾离开首都北京到
外地参观访问。

10月14日下午，周恩来陪同
特鲁多总理和夫人参观了位于
洛阳市城南12公里的龙门石窟。
特鲁多总理饶有兴趣地参观了
宾阳三洞、潜溪寺、万佛洞、古阳
洞和奉先祠等主要洞窟。在参观
过程中，周恩来见到当地服务部

有《龙门二十品》拓本碑帖出售，
连忙拿起一本，爱不释手地翻看
起来。

龙门石窟是自北魏到北宋
数百年间相继开凿、留有造像题
记和碑碣3000多款的地方，后人
将北魏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题记

《始平公造像记》、《孙铁生造像
记》、《杨大眼造像记》和《魏灵藏
造像记》等二十款拓下来，装裱
成册，题名为《龙门二十品》，印
成书卷。这“二十品”在我国书法
艺术上都是“魏碑”的代表作品，
极为珍贵难得。

周恩来幼时遵周家祖训，五
岁入家塾馆念书，习颜体，有着
扎实的书法功底。11岁时他到姨
表舅龚荫荪家寄读，龚家塾馆的
周先生见他的颜体字写得很漂
亮，又让他加练魏碑，以增强他
笔锋上的刚阳之气，终于形成周
恩来后来那颜体加魏碑的书法
风格。因此，他一直对魏碑书法
作品情有独钟。可他一问售货
员，《龙门二十品》的每套售价是

500元。周恩来十分遗憾地叹了
口气，恋恋不舍地把手中的《龙
门二十品》放回了原处。

随同周恩来参观的洛阳市
一位领导同志见总理那么喜欢

《龙门二十品》字帖，就不假思索
地说：“总理，我们送一套给您
吧！”周恩来一听两道浓眉一竖，
严肃地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能
这样说话呢？国家财产是能随便
送人的吗？”那位同志听了周恩
来的批评，连忙点头认错。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随参观
人群又来到了石窟南边的古阳
洞。他又看到货摊上有《龙门二
十品》碑帖出售，便小声问随
行的贴身卫士高振普：“你身
上带了多少钱？”高振普见总
理想买自己心爱的书，却没
能给他带来足够的钱，不
无歉意地说：“带了不到
300元。”这时周恩来的一
位随行人员说：“总理，
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
给您一套，等我们回

到北京后，再如数把钱寄给他
们。”周恩来忙说，“不行，不行，
那他们就更不会要钱了。”直到
参观结束，周恩来也没能买到他
十分心爱的《龙门二十品》字帖。

据《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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